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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注了水，材料也掺了假

包包装装出出来来的的““扶扶贫贫大大户户””

合作社是“空壳”
产值夸大9倍多

去年以来，养鸡大户周中
全（化名）成了县里的扶贫名
人，从县领导、县扶贫办领导到
镇级干部，加上各路记者，短短
半年多时间，周中全前前后后
也不知迎接了多少拨人参观、
考察和采访。

据说他打工返乡后，创办
了养鸡合作社，通过向社员提
供鸡苗、技术指导，并统一收
购，带动不少贫困户、低保户增
收致富。

在周中全养鸡场的门口，
张贴在墙上的宣传广告一一列
举了合作社这几年的“扶贫成
效”：近3年出栏商品鸡3万多
只，产值近280万元，利润60多
万元；通过“合作社示范+大户
带动+贫困户参与”的模式，发
展大户、贫困户、低保户等入社
社员近50人。

另一面墙上张贴着合作社
章程及成立时间。离养鸡场不
远处，以村委会名义竖起一块

“扶贫公示牌”，写着这个扶贫
项目以“合作社+大户+贫困
户”的模式建设，包括养殖大
户、贫困户在内，近百人从中受
益。

“其实广告都是政府找人
做出来贴上去的，都在‘吹牛

皮’，数字是虚的，材料是假
的。”作为合作社法人代表的周
中全这样说，让记者大吃一惊。

据了解，合作社只是挂了
块牌子，并没有实际运作；周中
全这些年养鸡，总共出栏量仅
有1万多只，产值30多万元，利
润也就十多万元，与宣传差距
甚远。

贴在墙上的将近50个合作
社社员，只有约1/3是周中全认
识或提供过鸡苗，并包了销售
的。另外的人几乎没啥联系，有
的甚至不认识。

列入合作社“社员”名单的
一个低保户今年80多岁，瘫痪
在床，最近几年都没有养鸡；另
一个低保户也因年老视力受
损，没有养鸡；一个养鸡大户说
自己养的鸡就是自己销售，不
需要通过周中全“代销”。

官民合谋“包装”
他欠了4万外债

“扶贫大户”竟然是包装出
来的？镇里干部和广告公司负
责人证实了周中全的说法，“牛
皮”一开始是政府吹出去的，广
告宣传材料也是政府工作人员
贴上去的。不过一开始，周中全
显然乐于被包装。

返乡后，周中全流转村里
一些林地养起了山地鸡。为降
低饲料成本和疫病风险，周中

全向村里一些农户先后提供过
3000 多只鸡苗，并负责包销。

周中全当时想法很单纯，
也没想过要尽啥扶贫责任，就
是觉得这样做，既能扩大养殖
规模，又能赚差价，大伙儿都有
好处。

周中全的养殖带动模式，
获得了政府认可。有县领导来
村里考察，鼓励他加快发展，争
取把养鸡场作为一个扶贫样板
来打造。周中全说：“当时我也
谈了顾虑，搞快了怕负债，承担
不起。领导说搞好了，可以向政
府申请扶贫支持。”

周中全把这一鼓励听进去
了，他搭起了300多平方米的彩
钢棚，装修了办公室和生活用
房，硬化了生产便道，还在养鸡
场周围植树、种草，搞了绿化，
前后投入将近9万块钱，为此背
上了4万多元的外债。

有了周中全的配合，当地
政府更觉成效显著，把数字夸
大几倍，一个典型就造出来了。
一次得知县里领导要来视察扶
贫工作，周中全还花钱为自己
的办公室添置了一张办公桌和
沙发。

“当时我的想法也简单，觉
得这些生产配套迟早要搞，趁
政府重视，还可以借此获得补
助，加快发展壮大。”现在周中
全很为自己这种不计成本的投
入后悔。

折腾半年误了主业

吃亏的还是自己

正常年景，周中全养鸡一
年利润六七万元，自从背上债
务后，他就没安生过。今年初他
进的 2000 只鸡苗，加上玉米、
饲料，都是赊的，又欠下了 3 万
多元的债。最后实在没钱了，不
得不向别的养殖户转出 1200
多只鸡，现在自家只剩 700 多
只，收入肯定不如往年了。

周中全找到镇里，认为政
府应兑现补助。镇干部的回复
也有道理：扶贫大户发展，政府
该扶持，但不是大户自己投了
多少钱，政府就该补贴多少。经
过反复协商，最后政府给周中
全补贴了两万元。

周中全说，这半年多时间，
很大一部分都是在折腾，忙着
接待参观的领导，说自己都不
相信的数字，“讨要”政府补贴，
而养鸡主业却没干好，吃亏的
还是自己。他打算重新起步，最
近他才真正注册成立了一家养
鸡专业合作社，还骑着摩托车
跑 100 多公里山路，到旅游景
区找到一户户农家乐，希望打
开土鸡的销路。周中全说，再不
想当所谓“大户”了，希望稳扎
稳打把鸡生意做好，只有真正
具备了实力，才带得动贫困户。

据半月谈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
乡。”中央已经定下了到2020年
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
现脱贫的目标，各地也签下了

“军令状”，保证完成任务。目
前，扶贫攻坚正在有序推进，
形势良好。

然而，一些有害倾向和浮
躁心态也未消失，有的地方靠

“包装”塑造典型，有的地方虽
然找对了路子，却不肯踏实开
展扶持工作。西部某县就有这
样一个案例。当地政府急于出
成果、树典型，把一个普通养
殖大户包装成“扶贫大户”，结
果不但扶贫没啥效果，反而弄
得该养殖户欠了数万外债。

小小伙伙假假失失联联1177天天寻寻找找““幸幸福福””
其父为寻子花光所有积蓄，景区向他讨要搜救费

邹明“失联”前在黑竹沟留影。（资料片）

爸爸邹强在拉萨找到邹明。（资料片）

为探险玩“失联”
他一路去了拉萨

5月3日，27岁的无锡小伙
邹明与驴友相约到黑竹沟探
险。6 日，邹明单独进沟，当晚
失联。事发后，景区及家属组织
了千余人次进行搜救。其父邹
强（化名）备受煎熬，“为搜救已
经花了 20 万元，花光了积蓄。
他妈说卖房子也要继续找。”

一筹莫展之际，有人报料
称在拉萨看到一游客像邹明。
23 日下午，邹强及亲属迅速赶
到拉萨并向警方求助。民警发
现一疑似邹明的男子入住市区
一旅社，登记名字不是他。当
晚，邹强在这家旅社一眼就认
出儿子。

原来，6 日，邹明买票进了
山门。一个多小时后，他进入黑
竹沟镇通往景区的旧公路。随
后，他给妻子打电话称，“去景
区看看就回来，不会去探险”。

在旧公路上，邹明戴上面
巾，防止被认出来。他包了一辆
车到峨边县，傍晚就到了成都。
在去峨边的路上，他扔掉原来
的俩手机卡，插上另一张提前
备好的卡。在成都呆了几天后，
他在网上约了几人一起沿路搭
顺风车去了都江堰、卧龙、昌
都、林芝等地，22日到达拉萨。

邹明说，这一切都是他半
年前就想好的计划，他想让自
己“失联”。这17天里，邹明住宿
用的是别人的身份证，长相与
他相似，并且办了张新银行卡。

对现有生活不满
计划出走四五年

邹强说，儿子阳光开朗，大
专毕业后学了计算机并从事相
关工作，儿媳有一份稳定工作，
两岁多的孙女十分乖巧，“这应
该是一个蛮幸福的家庭”。

但邹明表示，如果不被找
到，他计划“失联”四五年。一两
年前开始，他就在反思，觉得生
活不能这样过，没有幸福感。他
觉得与父母存在沟通障碍。“做
IT很辛苦，城市里的环境也不
好。”他想住在乡下爷爷家里，
离城市也不远，但父母不同意。

两个月前，邹明辞去工作，
父母并不知情。让他决心“失
联”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脾
胃不好，吃不好、睡不好，常失
眠，我想去学中医调理自己，需
要一个安静的环境。”他计划最
后返回色达已联系好的一个村
民家，先自学一段时间中医，再
去拜师学艺，师傅都已联系好。

邹明说，在父亲找到他的
前两天，他在手机上看到了报
道，知道父母在苦苦找他，“我

也很纠结，但经过综合考虑，我
选择坚持下去。”24日下午，邹
明跟随父亲坐飞机回家。邹强
表示，回家之后会与儿子好好
沟通。但邹明并无太大信心，

“希望会有好的改变吧。”

景区否认炒作
网友称邹明欠个道歉

真相水落石出后，有网友
纳闷：“一个成年人怎么会丢下
父母妻女做出这种事？”有网友
质疑，“这会不会是邹明和景区
联手策划的一场炒作？”黑竹沟
景区回应，家属花了 20 多万
元，景区也花费了大量人力物
力财力，每天几十人冒着生命
危险搜救，景区不可能拿人命
关天的事和大家开玩笑。

25 日，黑竹沟景区在微博
向邹明发出承担相关费用及罚
款的通知，包括搜救相关费用
63000 元，以及 1000 元罚款，
因其未经允许擅自进入未开发
原始林区并乱扔废弃物。

对此，不仅大量网友点赞，
还有网友劝景区好好算算，有
没有漏收了什么。有网友说，

“搜救付出的社会资源和公众
的关心，都被他耍了，他欠家
人、欠景区、欠搜救人员、欠所
有关心他的人一句‘对不起’。”

据成都商报、现代快报等

25日，四川黑竹沟景区在其微博贴出的罚款通知和追讨搜救费信息，获近7000
名网友点赞。网友表示“合理收费、办得漂亮”，成年人必须为自己的荒唐行为付出
代价。这次处罚的对象——— 无锡小伙邹明（化名）蓄意让自己“失联”17天，其间其父
母和景区不惜人力物力搜救，无数网友也为他担忧，而四处游玩的他看到消息却
仍不现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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